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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期的写作，是整个写作生命历程的起点，后续的选择决定
写作的高度

■写作需要尊重生活，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守”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更是一种积累
■书籍是可以伴随人一生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重拾对书
籍的喜爱

人 物 名 片
刘醒龙，现任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名誉主席，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九
届全委会委员、小说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担
任《芳草》文学杂志主编，著有《凤凰
琴》《分享艰难》《爱到永远》《天行
者》等作品，专事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化
研究，2011 年因长篇小说 《天行者》
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核 心 观 点

刘醒龙：写作的根基，
始终是对生活的尊重与热爱

坚持会有
不一样的收获C

第十届浙江书展
近 日 落 幕 。 本 届 书
展，著名作家刘醒龙
再度光临，他与另外
两位茅盾文学奖得主
柳建伟和乔叶一道，
在书展现场畅谈文学
如何观照现实。刘醒
龙认为，一切历史都
可以说是当代史，写
作透视的是当下。

“写作源于生活，
创作高于生活”，从写
作本身出发，刘醒龙
提到文学在当今社会
的意义，并对文学的
价值进行了剖析。

其间，刘醒龙结
合 自 己 的 小 说 《听
漏》，谈到坚持的价
值，鼓励年轻人坚持
文学梦，用文学丰富
人的内在。

A 人的精神世界需要文学支撑

记者：您连续两年来宁波参加浙
江书展，这座兼具历史底蕴与现代活
力的城市，在哪些方面让您感受到与
文学创作的契合点？

刘醒龙：我来过宁波很多次，不
仅曾来此采风，也在宁波举办过讲
座。在我心里，宁波是一座名副其实
的文明之城、文化之城，更是文人向
往之城。它身上那种浓厚的文化气
息、深厚的文学底蕴，格外让人着
迷。每次来到这里，都能感受到这份
独特的魅力。

浙江书展已经举办十届，对这样
一个拥有十年历史、能够长久坚持的
书展，以及热爱读书的宁波人，我一
直怀有很高的敬意。

记者：您的《凤凰琴》不仅是经
典文学作品，更推动了社会对民办
教师群体的关注，甚至有乡村因它
而得名“凤凰琴村”。在信息爆炸的

今天，您是否想对年轻学子说，文学
在当下依然拥有改变现实、滋养心灵
的力量？

刘醒龙：好的作品必然承载着作
者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与表达。不过需
要说明的是，文学对现实的改变、对
心灵的滋养，更多是从宏观视角呈
现的积极影响。没有文学的世界是
难 以 想 象 的 ， 这 个 世 界 必 须 有 文
学，人的灵魂与精神世界更需要文学
支撑。

文学由文字构成，文字是人类发
明的，是文人墨客传承与创造的载
体。正因如此，在当下这个时代，文
学的作用或许被严重低估。但我始终
相信，人类迟早会重新认识文学的价
值，会回到文学的怀抱中，将文学摆
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上。

记者：当下坚持并实现文学梦想
颇具挑战，作为在文学道路上深耕多

年的创作者，您如何看待一些年轻人对
文学梦想的坚持？对同样心怀文学热
忱却可能面临困境的人，您有哪些感悟
与鼓励？

刘醒龙：AI 能够取代的，只是大
量缺乏深度的自媒体写作。而那些真正
具 有 经 典 意 义 、 蕴 含 原 创 精 神 的 写
作，AI 永远无法企及。文学必然拥有
光明远大的前景，这是由人本身、由
生命本质决定的。人离不开文学，若脱
离了文学，人便容易沦为纯粹的物质存
在。

拥有文学梦想，这本身就难能可
贵；能在文学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也
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但是，不必将文
学视为人生唯一的选择，可以先做好一
份安身立命的本职工作，与此同时，将
文学当作一种修养去培育。即便没有写
出作品，长期积累的文学修养也会丰富
人的内在，让生命本身更具厚度与光
彩。

写作最重要的是对生命力的尊重B
记者：您曾说“现实生活是文学

恩泽的最大源泉”，无论是 《凤凰
琴》中大山里飘扬的国旗，还是作为

《听漏》灵感来源的“听漏工”，都能
看到生活的影子。您认为该如何培养

“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敏锐观察力，
去捕捉生活中可写入作品的素材？

刘醒龙：写作中的生活与生活
中的写作，既是两难问题，也存在
统 一 的 逻 辑 。 这 里 需 要 明 确 的 是 ，
不 能 为 了 写 作 而 刻 意 去 寻 找 生 活 ，
应在生活的历练中逐渐成长为写作
者，或是在日常点滴中自然发掘写作
素材。

回顾我自己的写作历程，很多创
作灵感和素材其实源于少年时期的积
累。但当下的情况有所不同，自媒体
时代的到来，让不少年轻人，尤其是
少年早早有了成名的机会，也催生了
他们对成名的渴望。

其实大可不必将少年时期的写作
看得过重，不妨将其视为练笔，是为
未来人生创作做准备、打基础，作为
整个写作生命历程的起点。如果把人
生的写作阶段划分开来，少年时期或
许只是第一、第二阶段，后面还有漫
长的道路要走，关键在于后续的路如
何去走，这才是决定写作高度的核
心。

记者：在创作 《听漏》 时，您
没有选择完美的曾侯乙编钟或完整

的“九鼎八簋”，反而被残缺的“九
鼎 七 簋 ” 所 吸 引 ， 认 为 其 悬 念 是

“历史留下的神来之笔”。这是否正
是“创作高于生活”的体现？能否
结合这个例子，谈谈如何对原始生
活素材进行艺术加工与提炼？

刘醒龙：对生活的提炼与加工，
终究要回归生活本身。这就要求你必
须以忠实的态度面对生活。要尊重生
活，更要热爱生活，唯有如此，才能

真正写好生活。若是对生活既无尊重也
无热爱，只沉湎于玄幻、穿越这类纯粹
虚空的想象空间，写作就难以持久。

随着想象力逐渐衰退，甚至对自己
曾有的这种想象生出厌恶，那么你对写
作本身就会产生抵触。因此，写作最重
要的一点，是对自己生命力的尊重。当
然，这又回到了我们最初聊到的——写
作的根基，始终是对生活的尊重与热
爱。

记者：从 《蟠虺》 到
《听漏》，您花了近 20 年书
写“青铜重器”系列，其间
还经历了疾病的考验。这种
长期的深耕对年轻写作者而
言极具挑战性，您认为支撑
您走下来的核心动力是什
么？对年轻写作者有何建
议？

刘醒龙：在这个日新月
异、信息爆炸的时代，我觉
得人其实可以做一些不一样
的选择。就像我自己，几十
年来始终坚守一件事，完成
了“青铜重器”系列的写
作。“守”的过程本身就是
一种创造，更是一种积累。
对一件事能几十年如一日地
坚持、守护、积累，最终一
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我自
己就有很深的体会。

比如考古、青铜器研究
这些领域，我以前其实一无
所知。但因为产生了兴趣，
就一直关注、慢慢积累。到
现在，很多相关场合我都能
参与交流，面对不少与考古
相关的问题，也能做出“八
九不离十”的判断。但你要
是问我专门去系统学习过考
古吗？并没有，全是兴趣驱
动下的持续积累。

我觉得，最考验人却也
最容易让人成功的，就是

“大海捞针”的坚持和“水
滴石穿”的韧劲。真能从大
海里捞起针，这枚针必然格
外宝贵；真能练就“水滴石
穿”的功夫，在这一领域的
功力也定然了不起。

记者：如今中小学生成
为文学阅读的重要群体，但
手机的普及让短视频占据了
他们大量的闲暇时间，挤压
了文学阅读的空间。您如何
看待这一普遍现象？对引导
青少年在碎片化娱乐中重拾
文学阅读的兴趣，您有哪些
建议？

刘醒龙：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喜好，尤其是年轻人，
往往最容易被新鲜的事物所
吸引。但我想，人总要不断
前行，从少年到青年，再到
壮年、暮年，在这一过程
中，人会逐渐走向成熟，会
因不断思索而变得深沉，也
会因这份深沉，渴望让自己
的生命更有厚度、走得更久
远。

进入不同的人生阶段，
我相信他们会慢慢明白：短
视频带来的只是瞬间的感官
刺激，手机里的内容大多难
以在脑海中长久留存。最终
能够伴随自己一生、滋养灵
魂的，或许还是阅读，还是
书籍。

记者 龚旭琪

刘醒龙。（受访者供图）

刘醒龙的部分作品。

第十届浙江书展现场。（组委会供图）

刘醒龙 （中） 在第十届浙江书展上
分享创作经验。 （组委会供图）


